
只因    西瓜皮薄、
甘甜多汁、脆嫩爽口，受
消费者喜爱，所以满大街
的西瓜摊都说自己销售
的是    ；只因无锡茭白

鲜嫩爽脆带点甜，成了老饕们的心头爱，商家就将产自
各地的茭白都标榜为“无锡茭白”……这样的现象多得
很。犹记端午节前为购买粽子而逛了好几条街，所到
之处见店家亮出的牌子都是清一色的“嘉兴粽子”。

这种“傍名牌”的做法，不仅欺蒙了消费者，也还是
一种侵权行为，同时无形中还挤对埋没了同类商品的
其他品牌。就拿茭白来说吧，难道市场上只有无锡茭
白一种？比如青浦练塘亦是全国闻名的茭白之乡。同
样，西瓜也是如此，难道好的西瓜只有    ？水蜜桃
又岂是只有“无锡水蜜桃”或“南汇水蜜桃”？

一个健康的、有序的消费品市场的活力是在各类
商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下方能显现的。所以，
我们一方面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各类品牌
都有一片宽广肥沃的共生同长的土壤，另一方面商家
在销售商品时要将品名、产地如实告知消费者，这是一
种诚信，是行商之道，立身之本。同时，生产者、销售者
和推介者也要有自信心，努力在消费者面前实事求是
地展现自我，展示出商品的真实信息，其中自然还包括
制作商品的匠心和商品背后所积淀的文化。

我们既要传承好老品牌，维护好老品牌的信誉，又
不能妄自菲薄，挤对别人。只有让人看
到每一个品牌独特的亮点，才会欣赏、
接纳它，从而树立起品牌，在各种各样
的品牌被欣赏、被接纳的过程中，市场
也会扩容、生长，更多彩、更具活力。

周钰栋

说“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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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蔓生了齐小腿肚高杂
草的菜地，父女一个拔，一
个锄，紧接是翻耕。整饬
后，出奇净洁，鲜扑扑的土
腥味，乳香一样好闻。我
愉快地指着像鲶鱼背一样
黑油油的泥地，问父亲：这
算不算“一杯净土掩风
流”？父亲正持尖锄，往松
软的新土勾一个一个洞
眼，鼻孔冷哼瓮声道：“小
时候看《红楼梦》时就教过
你，一抔黄土的抔，这么多
年的书我看你是白读了。”
我朝他拱拱手夸道：
“老先生记性真好，
小女佩服。”看我一
副不正经，不苟言笑
的父亲咧嘴笑了。
我故意读错，

让父亲挑错，这样
父女间就能轻松展
开话题。说起来，
这招还是和父亲学的。小
时候，父亲就用游戏的方
式帮我复习，他故意写错
字的笔画。等我兴奋地用
手指出，他立刻变得一脸
惭愧，并用沮丧的声音说，
唉，是爸爸太粗心大意了，
谢谢小老师指正。这招往
往就能勾起我的学习兴趣。
这次，很自然地顺着

《红楼梦》展开话题。说起
贾母，和《百年孤独》里的
第一代女主人乌尔苏拉。
两位都是推进家族发展但
徒劳一场的女性，见证了
家族昔日的荣光，当她们
辞世后，家庭一路走向消
亡。两部作品分别由诗歌
和羊皮卷预言了最终结
局。《百年孤独》的结尾，大
风吹走了马孔多，什么都
没留下；《红楼梦》最后落
得个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结尾何其相似。父女俩你
一句我一句，细数书本类
似处。突然，父亲沉默下
来，他停住锄，眼睛望向很
远的地方，意味深长地说，

所以，人能健健康康、平平
安安地活，虽然看上去很
普通，其实对一个家庭来
说，这很不简单。
不同于爱热闹的母

亲，在村里有很多伙伴，约
上街，一起叙话。父亲早
年当过小学教师，后来在
一个做出口茶的企业任技
术员和厂长。父亲穿白衬
衣下田插秧，半天下来，依
然能保持衣服清清爽爽。
他会自制箫、笛、二胡，善
吹奏。1988年我们家建

楼欠了很多的债。
负债之中，父亲隔
年到广州出差，奢
侈地带回一个双卡
收录机和一套古典
乐的名家名段。母
亲为此很凶地和父
亲吵了一架。我还
记得那天父亲说，

小孩子总要有点艺术细胞
的。父亲把这套“镇宅之
宝”摆在我的房间，我不在
家的时候，他才会坐在我的
书桌前聆听喜欢的磁带。
退休后，父亲不像其

他农村老汉爱扎堆、或打
打扑克。他内向，除了看
书，大部分时间在菜地。
独进独出，在天大地大的农
村，他宛如52赫兹的鲸。
母亲不无担忧地说，你爸
会不会某天认不得你们。
父亲确乎老了，耳还

有些背。装在21金维他
空瓶里的各种菜籽，端端
正正标上字，怕来年分辨
不清。衰老是难免的，我
想出的办法是，每个周末
回家。父母亲向下走，我
就往上走。晴天，在菜地，
找父亲感兴趣的话题说；
雨天，父亲在工具室一丝
不苟地打竹篮，提手柄用
竹条绞拧成后，借用膝盖
弯出一个完美的弧度。我
把雅马哈蓝牙音箱摆在骨
牌凳上，连上小克莱伯的
“贝六”。我知道父亲最喜
爱的是切利比达奇指挥慕
尼黑爱乐的《田园》。父亲
说这版《田园》，宛如少小
离家的游子，回到家乡，抑
制着内心的激动，万分感

慨地在童年的村路上散
步，看山看水听乡音，无不
好的。当音乐响起，我调
皮地说，老爸，切利来我家
串门了。父亲听出旋律的
轻快，朝我虎目一瞪：“这
才不是切利，你当我老糊
涂啦。”“这您都知道，神
呀。”我故作惊讶地说。
日子，能永远这样该

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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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饼，是从前上海人
早餐桌上的主食之一。它
平平无奇，却与人们相伴
过百年，其盛行往往与物
资短缺时代相关联，一旦
提起，便多半会勾起苦涩
的记忆。因此上海人对它
的感情颇有些复杂。
这里先抛开议论，来

说说上海人讲的“大饼”究
竟是什么。据赵珩《老饕
续笔 ·烧饼与火烧》，“上海
人将夹油条的那种类似于
烧饼与火烧之间的饼叫
‘大饼’。”或许赵先生长住
北京，对于上海风物稍嫌
隔膜，不妨参阅张爱玲的
散文《谈吃与画饼充饥》：
“大饼油条同吃，由于甜咸
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
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
同。”可见上海人说的大
饼，其实就是北方的烧
饼。外形如何，无关宏
旨。但她这篇文章发表于
1980年，偏晚近。于是翻
检1963年版《独脚戏选》，
要晓得演独脚戏的都是道
地的上海人，剧本中保留
着相当丰富的方言语料，

当然值得参考。此书中可
见到大饼、葱油饼，乃至羌
饼，却没有烧饼，可见上海
人对于“大饼”这个概念已
基本达成一致。
大约从何时起，上海

人开始将北方的烧饼唤作
大饼的呢？估计是1930

年代。1936年11月8日
《时事新报》第11版“青
光”副刊，有《大饼论》一

文，作者是北方人，曾见到
“一篇南方人记吃大饼的
文字，那上面记载着他吃
了大饼五枚”，他觉得奇
怪，“大饼不用张来计算，
而用枚来计算”。等他到
了南方，“才知道弄拧了，
原来南方的大饼也者，是
北方最小的烧饼也”。
近代以来，大饼这个

概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
变过程。清光绪年间，其
名曰烧饼，以我佛山人（吴
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第六回“彻底寻根表明
骗子，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原刊《新小说》1904年10

期）为例，描述一位旗人花
一个多时辰吃烧饼，还伸
出指头蘸唾沫在桌上写
字，目的是将饼上不小心
落下的芝麻吃尽。
宣统元年时，一度称

为“塌饼”。《图画日报》第
136号（1909年12月29日
出版），有营业写真“做塌
饼”，同时配发一首歌谣，
其中提及朝板、盘香、蟹
壳黄及瓦爿饼，沪上学者
薛理勇解释道，状如朝板
（即笏）者称“朝板”；圆状
者称“盘香饼”；状如瓦片
者称“瓦爿饼”；添加油料
较多，吃口较酥松者叫作
“油酥大饼”或“油酥饼”；
油酥较多，内含酥心者，
以其外形如蟹壳，又被叫
作“蟹壳黄”。
民国时期，“瓦爿饼”

也曾脍炙人口。如1933

年4月9日《社会日报》，刊
有汪仲贤撰述、许晓霞绘
图的《上海俗语图说 ·五
九 ·么六夜饭》，即以瓦爿
饼为引子：“‘大少爷落难，

瓦爿饼当夜饭。’这也是传
诵人口的一种上海童谣，
意在讽嘲纨绔子弟……”
有人概括得好，方言

是时间的遗产，也是流动
的历史。在1930年代，上
海人对烧饼的称谓发生
了微妙的变迁，后来索性
直接叫大饼了。何以如
此呢？薛理勇分析道，大
饼是扁平的，塌在炉壁上
烘烤的饼，所以称塌饼。
而沪语中ta、da谐音，遂
被讹为大饼。但这一说
法恐留有破绽。首先因
为塌饼只在清末民初时
经常使用，却为时不久。
其次从读音上看，塌ta是
入声字，读音短促；大da

则是去声，音调较长。二
者并不谐音。
另见1926年9月15

日游艺日报《大世界》，有
《山东大饼与宁波苔条饼
合传》一文，作者称“山东
大饼之在南方，势力初不
甚伟，迨民三以后，渐形膨
胀，南方诸饼，咸有被摈之
势，盖山东大饼面积既大，
抵抗饥饿力亦极强盛。于
是一般急不择食者流，争
相依赖，藉为果腹之计，致
使山东大饼……在扬子江
流域风行已久，他饼皆望
尘莫及也。”
说到底这可以归结为

一种语言现象，类似于经
济学范畴的“赢家通吃”。
起初烧饼一词各地通用，
但上海话读来，会产生不
雅的谐音，又既然山东大
饼已然家喻户晓，于是久
而久之，一切烧饼都简称
为大饼，吆喝起来也更响
亮些。类似的例子，如马
路一词，最初是供车马行
走的道路，岁月流转，如今
一切道路都被称为马路；
大街小巷，只剩大马路小
马路的区别。但我也只是
推测罢了，真相究竟如何，
未敢遽断。

祝淳翔

大饼略论

冒着42摄氏度的高温，带着满满的
期待，来到伊朗设拉子市郊的马哈尔鲁
湖游览，这是一个粉红盐湖。据导游
说，此地的水里有一种嗜盐的微生物，
俗称红藻，春夏时候大量繁殖，经光合
作用发生反应变红，“气温越高水面范
围越大，水的颜色就越红。”导游说，现
在正是最佳观赏期。谁知大巴沿湖行
驶了十几分钟，看到的却只是一个绵延
不断的湖，水面亦时有时无，既非
粉色也非白色，似乎也没什么特
别，颇为失望。
游伴们大多到过青海的茶卡

盐湖，那是著名的“天空之镜”，湛
蓝的天空与朵朵白云倒映在明净
的盐湖上，美得令人窒息。停车
后在下午4点多的烈日下徒步走
过一堵高大的盐墙，发现这里的
盐呈浅灰白，这是有杂质，远没茶
卡盐的晶莹。几个盐工正躲在盐
墙的阴影里休息，用好奇探询的
目光迎接我们这些外国人。
“赤日炎炎似火烧”，这里的阳光真

是太不友好，直刺得我们睁不开眼！见
远处仅四五个游客在拍照，心里嘀咕：
“是因为热还是因不吸引人，怎么没游
客？茶卡那里可是熙熙攘攘的。”
到得湖边，大家才发现了它的不一

般：一米多宽的白色盐带镶在了一泓粉
色湖水的周围，像一面镶着银边的巨大
粉色梳妆镜在我们面前打开，远处的山

与蓝天相接，倒映在
静静的梦幻一般

粉色湖水中，美
不胜收！不禁
让人想起“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的诗句，当然，这里是百亩的盐
湖，格局大多了！
大家纷纷走下堤岸踩到了盐带

上。“啊哟！”突然一声惊叫，原来有人太
性急，一脚陷进了盐里。于是，小心翼
翼地下去，或站或蹲或张臂摆pose，以

这大自然的杰作粉红湖为背景，
摄下各自不再年轻的“倩影”。
“走，下湖去。”一群人沿着盐

和土筑成的大堤往深处走，到达
尽头准备下湖，都换上了酒店的
塑料拖鞋。开始还挑凸起的盐壳
走，慢慢地就都下了水。“哟，这水
这么烫，可以治脚气吧？”旅伴调
侃说。确实，一天烈日的暴晒，漫
过脚背的红水，烫得堪比在家泡
脚的感觉。但我们没有逃避，继
续在这烫水里漫步，有的还捡起

盐粒尝尝：“呸，咸！”有的不断地拗各种
造型拍照，直至夕阳西下。
“夕阳美啊，快拍！”有人喊，于是又

一阵狂拍。我为团友摄下了一幅幅手
托夕阳的美照，“赞！赞！”
“老夫聊发少年狂”，我们十几个团

友在那里大声欢笑，犹如回到了童年，
那场面，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就是：“盐
湖上久久回荡着我们快乐的笑声。”没
想到，在这美丽的晚霞里，我们这些年
届“夕阳”的老头老太，竟然还能负责任
地托起这火球般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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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卯已经过去半年多了，
半年多来先后有几位朋友问起我癸
卯的癸作何解，这是个很难识定的
字，小文试析“癸”。
“癸”字的甲文（图一1.2）、金文

（图二）有多种写法，主要是二杠相
交状，稍复杂的写法是在四角添加
短画，有出头和不出头两种构形。
千百年来“癸”是一个诸家释义

歧出的字。古今学者主要是在字源
上的认知各说不一，根据“癸”的甲
金文象形或象意，有认为这是象形
字，有认为这是会意字。“癸”被识定
出多种字义：纺车形状、四叶对生草
本植物、双箭交叉兵器、有刃的“?”
形投掷飞行兵器、星宿形、古代的骨
针形等、两壬交叉形，“壬”有贯穿通
过之意，同巫字。举具体实例：汉代
许慎《说文解字》：“癸，冬时，水土
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
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此解混
乱，或是“象四方流水”，抑或是“象
人足”。元代周伯琦《六书正伪》载：
“癸，交错二木，象形。因声借为壬
癸字。”近代文史学家吴其昌释：“癸
字原始之初谊为矢之象形，双矢交
揆形而得癸字。”早期甲骨学专家罗
振玉认为“癸”是三锋戈“戣”本字。
另一早期甲骨学专家叶玉森则认
为：癸是上下左右都能沟通、有打破

时间与空间界限的能力、能与天地
神灵先祖列宗跨界联系的人或其行
为。林林总总，扑朔迷离。
那么“癸”究竟是什么本义呢？
我擘肌分理反复研究，基本认

同癸本应是丈量的工具，为此还需
要展开观点进行论证。“癸”是殷商
时期测量长度的矩尺，与过字的

“咼”在形制上有所区别，在理据上
同。我曾在拙栏《“过”的量度》一文
就对过（過）字中的“咼”进行解读：
“经过综合考索，我认为咼当
是矩尺说（也有癸尺说）。金
文从辶（辵），金文咼的写法
是一款竖起的木制的矩尺，
是古代最早的长距离测量工
具，形同倒V，又如放大打开45度的
圆规，但不是画圆。矩尺咼加上由
道路与脚组成的辵，表示一边直行，
一边拿着矩尺不断跨开一脚收起一
脚，移动着丈量土地，矩尺下一横，
代表一跨的长度。战国古文過字写
法，矩尺有了异变，并加了口，应当
是测量同时报出数目，便于旁人记
录。似乎这种实地丈量土地长度的

活儿，已经发展到测量和绘图并举
的测绘阶段，秦小篆過由此演绎过
来，正体繁形過则沿袭小篆构体。”
我识定，与咼的矩尺形状不同，

癸尺是“?”形制，类似现在活动的
十字刻度尺。
《史记》载：“癸之为言揆也，言

万物可揆度。”一些有癸的字都含纳
了癸的义项，胪举两例。1.清代《说
文》四大家之一的桂馥《说文解字义
证》认为：癸是揆的本字，揆是揆度、
揣测之义。此义与癸古文字形无
关。揆义的癸当是假借字，后加提
手以区分。这里桂馥前贤没有读出
癸，我认为如果用度量衡“癸”尺代
入，揆就完全与字形有关，即手持癸

尺进行揆度、揣测、计算。
2.阕，门癸组合的“阕”进
行形义理解析，即：经过计
算“时间到了”，于是关门
结束。“阕”还是乐曲诗词

的计量单位：乐阕即乐曲终了；诗词
的上阕和下阕。
我认为，正因为癸字的丈量距

离与时间因素，癸被借作古代天干
地支纪时中的一个用字，委实妥帖，
千百年来没有异议。

徐梦嘉 文/图

癸卯析“癸”

图一 癸（甲文1.2） 图二 癸（金文）

有人说探春精明聪慧，
看出贾府运不长久，索性远
嫁，保得富贵。但其判词
中，这位“才自精明志自高”
的女子，何以“生于末世运

偏消”？其在诗社中的名号，或许另有伏线。
探春自称蕉下客，林黛玉又戏称其蕉叶覆鹿。蕉

叶覆鹿，典出《列子》。鹿在樵夫、路人手中辗转，得失
者都以为自己在做梦。明朝车任远剧目四梦之一《蕉
鹿梦》，启发了《牡丹亭》和《红楼梦》的创作。其中一句
话为：蜗角虚劳争战；另一句话为：为看蕉鹿终何在，到
底都如梦中人。
白居易读《列子》后写下：假使如今不是梦，能长于

梦几多时。红楼梦尽，而北国亦是无常人间。南北同
梦，探春至此，也只能千里东风一梦遥。

范若恩

蕉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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